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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记·五帝本纪》看司马迁的学术研究方法

张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５５）

摘　要：《五帝本纪》作为《史记》开篇之作，被誉为“中华正史第一本纪”，历来受到学界广泛
的关注和高度评价。《史记·五帝本纪》体现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主要体现为

资料收集的广博性、田野调查的广泛性、甄别选材的严谨性、研究思考的深入性等方面。司马迁的

“实录”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秉笔直书，更是严谨求实的科学研究方法的体

现，对于当今学术研究仍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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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是以“实录”著称的史传文学名著，《五
帝本纪》作为《史记》第一篇，通过对上古神话传说

的取舍梳理，首次勾勒上古史的优美画卷。在对纷

繁芜杂的神话传说片段的钩稽整理中，司马迁依然

能够秉持“实录”原则，除受时代背景、个人经历、

“爱奇”倾向以及创作原则及主旨影响之外［１］，也深

受孔子的影响［２］。此外，还与司马迁科学的研究方

法密切相关。这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可以清晰

地看出来：“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

以来，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

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

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

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

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

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

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

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这段论赞对黄帝历史材料的取舍以及取舍材料

的衡量尺度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充分体现了司马迁

严谨的治史态度，为全书历史材料的取舍确立了一

条总纲领。此外，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司马迁科学的

研究方法。

一、资料收集的广博性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序略，以拾遗补艺，
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由此

可知，《史记》的撰写主要以六经记载为主，兼及百

家杂说。然而，其所涉及资料远非这些。张大可将

《史记》中涉及的１０４种书籍分为４个部分：六经及
其训解书（２３种）；诸子百家书（５０种）；古今历史书
及汉室档案（２４种）；文学书（７种）［３］。由此可知，

司马迁所谓“百家”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说的“诸

子百家”的范畴而有了更为广泛的意义，不仅包括

诸子百家书中有关上古神话传说的记载，而且还有

对文学书以及汉室档案和历史书的整理。

从《史记·五帝本纪》可以看出，在对黄帝资料

收集的过程中，司马迁参阅了广义的诸子百家书籍，

得出了“其文不雅驯”的结论。而“孔子所传宰予问



《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则包含了两层

含义：对儒者所云比较熟悉，即对于儒家经典资料的

收集；对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也要

做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比较。《史记·五帝本纪》索

隐云：“《五帝德》、《帝系姓》皆《大戴礼》及《孔子家

语》篇名。以二者皆非正经，故汉时儒者以为非圣

人之言，故多不传学也。”所以，司马迁在收集资料

时，除了汉代公认的儒家经典之外，对于当时冷僻且

多不传学的“非圣人之言”也不放过，体现了其穷尽

材料的严谨撰述态度。

资料收集的广博性需要具备宏阔的学术视野和

必备的客观条件，这与司马迁的撰述宗旨、丰富的求

学经历以及太史公一职的便利条件息息相关。

第一，司马迁撰述《史记》时，“欲以究天人之

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４］。这就客观上要求

其博览古今文献典籍，以探讨天地古今的奥秘。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考论之行事，略推三

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

条之矣。”这一撰述宗旨必然要求司马迁广博地收

集文献资料。

第二，司马迁有着丰富的游学经历。《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太史公曰：余闻董生

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

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

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

达王事而已矣。’”这里的“董生”就是指董仲舒。司

马迁向他学习过《古文尚书》和《公羊春秋》，打下了

扎实的经学功底。《古文尚书》是司马迁写作《五帝

本纪》的主要参考书，但《古文尚书》在当时尚未被

立为学官。《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云：“孔氏有

《古文尚书》……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

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

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４］

这一经历对司马迁跳出当时狭隘的经学窠臼产生了

重要影响。董仲舒的公羊学派在当时影响很大，大

讲灾异吉祥之说，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天人感应”思

潮，尤其是邹衍和董仲舒的五行说对司马迁取材产

生了重要影响。从思想史上看，这是一种“普遍性

的氏族宗教气氛”。“所谓普遍性的氏族宗教气氛，

即在于以神化先王为前提，以天人感应为内容。这

就是绅先生和儒者的职业的构成部分。”［５６］这种

氏族宗教气氛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中

断。司马迁在撰述《史记》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这

一宗教气氛，将视野扩大到关乎“天人之际”的各个

领域。

第三，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一职，为其参阅大量文

献典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

太史令，纟由史记金匮石室之书”。天下典籍都集中

在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金匮石室之中，为司马迁博

览各类典籍，收集各类文献资料创造了得天独厚的

条件。

二、田野调查的广泛性

　　司马迁对六经及百家的记载，也不是随意取用
的，而是经过细致的田野调查，得出“风教固殊焉，

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的结论。由此可见，司马迁

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以便更加深入地验证文献资料。

通过对《史记》全书的总结，关于司马迁田野调查的

途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第一，游历访问，实地调查。《史记·五帝本

纪》：“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

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

焉。”可见太史公游历范围之广。《史记·周本纪》：

“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

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

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所谓‘周公葬于

毕’。毕在镐东南杜中。”《史记·蒙恬列传》载：“适

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司

马迁通过实地考察纠正了当时学者的错误认识，体

现其不迷信古人、严谨求实的治史精神。

第二，接触当事人或他人口述材料。《史记·太

史公自序》云“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

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

人歌之。’”《史记·五帝本纪》写道“至长老皆各往

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司马迁十分重视“先人”、“长

老”的口述材料，将其与正式文献资料综合推敲，对

历史事件得出确切的解释。

第三，采集歌谣诗赋、俚语俗谚。其中有乐府歌

谣、文人诗赋、民歌童谣以及俚语俗谚，如伯夷叔齐

《采薇之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

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

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民歌生动形象、质朴真

实，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内心思想，也从侧面揭示了历

史的真实。这些歌谣诗赋、俚语俗谚在太史公笔下

穿插得当、运用自如，为叙述远古历史提供了生动形

象而不乏真实性的佐证，也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

第四，参照文物和图像。在司马迁生活的西汉

社会，人们观念中弥漫的是从远古留下来的种种神

话和故事，它们几乎成了当时不可缺少的主题或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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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汉代画像砖上有伏羲、女娲蛇首人身以及西王

母、东王公的传说和形象，以及双臂化为两翼的不死

仙人王子乔，各种奇禽怪兽、赤兔金乌……，“它们

并不是以表面的动物世界的形象，相反，而是以动物

为符号或象征的神话———巫术世界来作为艺术内容

和审美对象的。从世上庙堂到地下宫殿，从南方的

马王堆帛画到北国的卜千秋墓室，西汉艺术展示给

我们的，恰恰就是《楚辞》、《山海经》里的种种。天

上、人间和地下在这里连成一气，混而不分。”司马

迁生活在这种艺术氛围中，无可避免地要接触一些

文物图像等材料。这对于其印证文献记载大有裨

益。《史记·留侯世家》中谈到司马迁自己见到了

张良的图像“状貌如妇人好女”，而改正了原以为其

人“魁梧奇伟”的想像。

三、甄别选材的严谨性

　　司马迁甄别、选材的严谨性，主要体现在运用了
比较研究的考证方法。将《春秋》、《国语》与《五帝

德》、《帝系姓》相互印证，取六经而不拘泥于六经，

这在当时非常难能可贵。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篇》中说：“六经皆史

也。”［７］在汉代以前，六经就已经成了当时人们的知

识渊薮和真理依据。徐旭升对神话流传的作用阐释

道：“由于人智的进化，知道了神话的不可靠，就逐

渐把古史传说加以修正，加以‘人化’对于古史资料

其他不可靠的部分也渐渐地怀疑，并且加以严格的

批判。在这方面有相当大的成绩。但是，无论如何，

他们怀疑和批判的对象全是部分的，他们所作的是

修正或补正的工作，经的最高权威在基本上没有动

摇，传说时代所流传下来的一部分古史资料，在经典

的荫庇下，在前两千年间的人的心目中，是比将来正

史中所载史实更可靠的。”［８］司马迁在《史记·伯夷

列传》中说：“学者载籍极博，必取信于六艺。”在《史

记·太史公自序》中对六经的所长一一加以说明：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

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

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

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

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

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

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

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

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即便如此，司马

迁还是对于六经所载有所保留地选用。我们对照

《史记·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五帝德》即可

看出。

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作《五帝本纪》虽然多取

自《大戴礼记·五帝德》，但详细对照来看，这两篇

又有一些不同之处。司马迁把《大戴礼记·五帝

德》中的一些神异的记述删除了，如“黄帝黼黻衣，

大带，黼裳，乘龙?云”、“春夏乘龙，秋冬乘马，黄黼

黻衣”。可见司马迁对儒家经典也是经过详细考察

的，并非全盘借用，认为“不雅驯”的内容也会加以

摒弃。除《大礼戴记·五帝德》、《大戴礼记·帝系

姓》之外，司马迁还广泛吸纳其他诸子言论，关于蚩

尤的一段，《大戴礼记·五帝德》没有记载，而在《山

海经·大荒北经》中有类似记述。“有土德之瑞，故

号黄帝”又带有邹衍、董仲舒阴阳五行说与五德终

始说的影子。这些都是司马迁“整齐百家杂语”的

结果，如此极大地丰富了上古史的内容，使之更加凸

显其独特的魅力。

四、研究思考的深入性

　　司马迁研究思考的深入性是在前面工作基础上
的大总结和大综合，没有广博的材料、广泛的调查、

严密的分析，是很难做到的。《史记·五帝本纪》首

起黄帝，确立“大一统”主旨，对于零散而不系统的

上古神话传说进行取舍增删，化古奥为通俗，最终一

以贯之、连缀成文，尤能体现这一点。

首起黄帝，体现“大一统”思想。《史记·五帝

本纪》中，有这么一段关于黄帝的记载：“东至于海，

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

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

云师。置左右太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

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举风后、力牧、

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

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

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

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这段文字纵横捭阖，有如大江大河一泻而下，写

疆域之广、物色之繁、气势恢弘、情势雄壮，颇有汉大

赋的宏伟气概。我们还可以清晰地发现，黄帝由先

秦时期的神话传说人物走下神坛，成为一位人间帝

王。以黄帝为代表的古圣先王在上古社会生产力水

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修德振兵”，讨伐不臣之臣，

致力于统一大业，或“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

方”以治理社会，大到统一疆土、教化黎民，小到“淳

化鸟兽虫蛾”刻画出一个励精图治、爱民如子的帝

王形象。帝高阳颛顼、帝高辛帝喾、乃至唐尧、虞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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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是如此，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古圣先王在中华民

族统一和文明发展史上的赫赫之功，他们的事迹在

司马迁笔下呈现出“大美”的气象和刚健有为、奋发

向上的美学特征。以黄帝作为开端正是契合了汉代

宣传“大一统”、歌颂“大一统”的时代需要。将黄帝

确立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则是司马迁深入思考

而做出的重大贡献。

司马迁对经典的变化采用，化古奥为通俗。

《史记·五帝本纪》曰：“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

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以殷中春。其

民析，鸟兽字微。申命羲叔……以正中夏。其民因，

鸟兽希革。申命和仲……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鸟

兽毛縟。申命和叔……以正中冬。其民燠，鸟兽逿

毛。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这段记载与

《尚书·尧典》仅数字之差，显然是由《尚书·尧典》

变化而来的。又如《史记·五帝本纪》：“岳曰‘异

哉，试不可用而已。’”《尚书》作“试可乃已”。《史

记会注考证》引钱大昕语曰：“古人语急，以‘不可’

为‘可’也。”司马迁增“不”字即作了口语翻译，其义

显明，否则就会造成误解。《史记》引据经典，将古

奥难懂的古文字译为当时通用语言是一个伟大的创

举，其例不胜枚举。这也是太史公“成一家之言”的

一个方面。

五、结　语

　　综上所述，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和严密的逻

辑思维，进行深入地研究思考，司马迁才于浩瀚繁杂

的先秦典籍中，梳理出上古史的脉络，并且在这一脉

络中体现了司马迁本人的史学思想和历史观。《史

记·五帝本纪》的撰写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全过程，

其中资料收集的广博性、逻辑思维的严密性、田野调

查的重要性、研究思考的深入性几个方面，至今是学

者治学的必经之路，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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